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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小册子精选了过去四个多月「AI Insider」里部分内容，涉及到对 AI 行业的独家观点与深度洞察。「AI Insider」是一份定位于分享 AI 领域研究突破、商业落地案例以及行业洞察的付费订阅邮件产品，更多介绍可参见这里。
根据主题，我将这本小册子分为四大部分。首先，我将透过一部对过去几年流行剧集《黑镜》的评论，探讨人性底层的恐惧如何被技术唤醒，而 AI 领域的新技术又在不断释放新的恐惧，由此塑造了一批探讨技术与人类未来的「传道士」，这些人里，骗子与宗师不过一线之隔。
其次，当我们俯身观察围绕 AI 的产业格局，从创业公司到巨头，无不在探索破局的方法论。当微软投资（投机） OpenAI、当软银准备千亿美元加入 AI 投资领域，如何观察与衡量一家 AI 创业公司就显得极其重要。
更进一步，当我们向 AI 底层基础设施去看，中美的 AI 开源框架之争俨然成为中美两国博弈的新战场，而开源、云构成了 AI 基础设施未来的演变方向，这个领域的竞争才刚刚开始。
最后，我会选择（未来还将持续关注）智能手机作为观察 AI 落地的一个窗口，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实验，由此引发的是围绕人机交互、数据隐私以及数据偏见的反思与讨论。
能力所限，上述所有命题，我都无法给出答案，我所能做的，不过是将我所看、所思与所想整理成文字与逻辑，在这场即将并且正在改变世界的技术潮流面前，我们一起见证。

第一章 技术恐惧衍生的骗子与救赎

「黑镜不黑」
《黑镜》在这个月（2019 年 6 月——编者注）迎来了第五季，同时也是其纳入 Netflix 体系后第三次亮相（2018 圣诞季除外），但就像 2019 年几乎所有「神剧」跌落神坛的结局一样，第五季的《黑镜》也宣告了这部曾经的神剧彻底沦为平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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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度将《黑镜》作为一类「近未来的科技恐怖片」。在这类影视作品里，由人类构建的技术开始失控，并以人类无法预测的形式摧毁人类。然而与《终结者》之类的电影不同，这类电影（剧集）构建在一个人类触手可及甚至已经感受的技术氛围里，同时其摧毁的并非物理世界，而是人类的精神世界。
比如 2016 年第三季第一集的剧情，就是讲述如何生活在一个到处都是评分的世界，这也是过去几年科技行业发展的主流趋势。以 Uber 或滴滴为例，乘客当然可以看到司机的评分等级，但可能绝大多数乘客不清楚自己也在被系统评分，一旦你的评分过低，会影响到你的打车效率。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北京正在建设的「信用分体系」，《北青报》曾这样写道：
未来三年，北京将完善信用联合奖惩机制。建立健全数据清单、行为清单、措施清单等全市统一的信用联合奖惩“三清单”制度，2020年底前建成覆盖全部常住人口的北京“个人诚信分”工程。
正是基于这样现实存在的场景，过去几季的《黑镜》，通过不断放大这些技术背后的「黑」，让观影者感受到所谓「技术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另一面，这个设定尽管简单，但也足够震撼。
然而第五季却失去了这样的「魔力」。首先，从剧情主题去看，第五季的三集分别对应的是：VR 游戏与现实关系、社交网络上瘾、明星与意识上传。
这些主题要么已经属于过度讨论甚至重复过的主题，比如关于 VR 游戏与现实关系的讨论，要么则是披着技术外衣的无脑主题，像这一季第三集的剧情，混搭了太多诸如明星黑幕、粉丝、校园的元素，唯一称之为技术的智能音箱，也在剧集的后半部分步入「bug」模式，毫无逻辑而言。
其次，即便是上述几个略显「炒冷饭」的主题，这一季《黑镜》在剧情设置上也缺乏诚意。一方面悬念不足，没有之前几季里的紧张与反转，另一方面则是批判性不足，这或许也是《黑镜》归入 Netflix 的宿命，如果说过往的《黑镜》对于技术的批评可以肆无忌惮，那么 Netflix 出品的《黑镜》则无法回避 Netflix 本身就是这场技术的参与者、贡献者。
在这一季的第二集里，主人公因为社交媒体上瘾，导致车祸并「杀死」了妻子，该男子带着愧疚艰难地生活，他开始责怪这家社交媒体公司，随后他绑架了一名员工，并以死亡为威胁要求与该公司创始人通话。
这个故事非常有难度，因为涉及的话题和领域众多，早已超过了技术的范畴，而更像是一个社会命题。Netflix 也「不负众望」地将这个话题降到了社会层面，故事里，社交媒体公司可以随意访问用户数据，其掌握的数据量和整合数据的能力甚至比警察部门还要多，这些原本可以深度挖掘的话题被一带而过。
有人说「黑镜不黑」反映的是近几年技术发展的停滞，这个说辞并没有理解黑镜作为「近未来恐怖片」的本质——技术从未是剧集的主角，技术存在的意义是唤醒人类最深层的恐惧——而在只有直面这种恐惧，也才能真正懂得在这场不可避免的人机进化游戏里，到底人处在一个什么位置。

「弱智 AI」如何以人类的方式毁灭我们？
之前的「AI Insider」介绍了 Adobe 研究人员通过深度学习模型来检测图片是否被 PS，这与 Adobe 长期以来在图片领域展现的强大修图能力形成了鲜明对照。事实上，Adobe 不仅在图片 AI 领域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同时还在声音领域有不少创新。
2016 年，Adobe 在其年度 MAX 大会上展示了一个名叫 Project VoCo 的产品，这个工具可以让用户像修改图片一样地修改声音，用户也可以添加一些原本不属于音频文件的声音元素，一如使用 PS 修图时增加的图片元素一样。
这也意味着，由于潜在的被「PS」的可能性，声音记录变得不再可靠，或许是担心被滥用，这款工具在「惊艳」亮相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但人类对于声音的探索却还在继续。Google 旗下的 DeepMind 在 2017 年打造了一个名叫 WaveNet 的声音生成引擎，其结果非常接近真人发音，甚至在 DeepMind 的论文里，通过使用音乐文件来训练深度学习模型，还可以生成高保真的音乐片段。
本月，Facebook 展示了其在声音领域的进展，根据Verge 的报道，FB 研发的声音模型 Melnet，通过一个大概 450 小时 TED 演讲的数据集进行训练后，可以模拟比尔·盖茨等名人的声音。
当「眼见」与「耳听」都不可靠时，文字的信任也正在崩塌。
我曾在今年早些时候的邮件通讯里谈到了 OpenAI 推出的大规模无监督语言模型 GPT-2，利用海量的数据和足够的计算能力，GPT-2 在无监督学习上取得了巨大突破。只需要给予一定量的数据和计算，GPT-2 就是一个可以自说自话的 AI 系统。
GPT-2 展示了一种技术的可能性——让机器具备自动撰写「一般性」文章的可能性，过去几年所谓新闻行业里的「机器人记者」在 GPT-2 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你可以在这里查看 GPT-2 生成的文章，不管是语法、拼写还是逻辑，几乎做到了令人无法分辨的地步。
另一个模型是华盛顿大学与艾伦 AI 研究院研发的 Grover，其数据来自于 2016 年至今的在线新闻和纸质报刊，通过分析不同语法句式特点，并建立其不同主题的关联，最后基于对抗生成网络形成一篇文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这里查看 Grover 的「作品」。
从图像、声音到文字，这一切本应是 AI 领域的进步，却无时无刻不在暗示着一个可怕的未来。若干年前，所谓「超级智能毁灭人类」的说法虽吸引眼球，但其过于宏大的议题设置以及对于技术进化的过度乐观，还无法得到普通公众的关注。
但这几年，尽管我们距离「超级智能」出现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但 AI 的确在「毁灭」人类，使用的方式也是人类上千年来形成的方式——信息误导，更严重的是，这个「毁灭」过程还将持续下去，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三点。
其一，生产误导信息的技术门槛在大幅下降。利用开源的 Deepfake，你甚至可以直接在自己的 PC 上训练一个可以替换任意脸部图像的模型。如果需要更高的精细度，只需十几美元就可以在 AWS、GCP 实现云端模型训练，这背后代表的，是 AI 技术门槛与消费门槛的下降，也降低了生产误导信息的成本。
其二，信息误导正在变成信息战的新形式。这意味着，信息误导已经成为国家级别的技术展现，无论是专业性还是系统性，都具备强大的杀伤力。
最近，LinkedIn 上一个名叫 Katie Jones 的账号引发关注。其头像是一个典型的白人女性，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工作。她的职场网络虽然只有 50 多人，但里面有美国参议员助理、副助理国务卿以及美联储席位候选人兼经济学家 Paul Wind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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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联社的调查显示，CSIS 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员工，同时密歇根大学也没有她的学位记录，而且她联系网内的人都不认识她。
更进一步，肖像审查专家判断，她的头像很可能是用 AI 技术生成的假脸，很多特征与 AI 假头像高度吻合，而且由于其添加的好友都是政府重要人物，因此，这个账号的目的，很可能是通过一个虚拟身份，从事间谍行动。
第三，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以及信息传播平台自身的局限性，都在加速误导信息的传播。这包含了两个层面的议题，一方面，全球范围内信息传播工具的增多，从社交媒体到聊天工具，都将信息的流动；另一方面，无论是 Twitter 还是 Facebook，这些信息传播平台都必须在信息表达自由与信息审查方面作出衡量和妥协。比如 FB 就拒绝删除其平台上一个南希·佩洛西的虚假视频，与之相对的，则是中国信息传播平台越发严厉的删除、过滤机制，这难道又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我对于所谓超级 AI 何时出现并不感兴趣，而且从技术进化速度来看，这也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情，我们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如何避免被这些弱智的 AI 毁掉，以及如何让自己摆脱信息的束缚，成为更独立思考的人。
这不是一场技术斗争，而是一场人性与智慧的斗争。

AI 背后的三种人类
WSJ 此前报道了一家名为 Engineer.ai 的创业公司，这家声称可以通过 AI 完成应用自动化开发的公司，去年底拿到软银旗下 2900 万美元融资，但 WSJ 发现，这家「AI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并非 AI 技术，而是印度的廉价工程师：
Doc­u­ments re­viewed b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sev­eral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com­pa­ny’s op­er­a­tions, in­clud­ing cur­rent and for­mer staff, sug­gest En­gi­neer.ai doesn’t use AI to as­sem­ble code for apps as it claims. They in­di­cated that the com­pany re­lies on hu­man en­gi­neers in In­dia and else­where to do most of that work, and that its AI claims are in­flated even in light of the fake-it-till-you-make-it men­tal­ity com­mon among tech star­tups.
En­gi­neer.ai only started to build the tech­nol­ogy needed to au­to­mate app-build­ing in the last two months, a per­son fa­mil­iar with the com­pa­ny’s op­er­a­tions said, adding that the com­pany was more than a year away from be­ing able to use any AI for its core ser­vice.
这让我想起「土耳其下棋机器人」故事，它是一个 18 世纪晚期的自动下棋装置，如下图所示，一个酷似土耳其（奥斯曼）的假人坐在棋盘前，而棋盘底部的箱子里藏着一位人类棋手来操作机器，由于藏在里面的棋手都是高手，因此这个「机器人」赢了大部分棋局，一路从欧洲赢到了美洲，更多的介绍可以参见维基百科的词条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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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ai 的做法无疑就是现代版的「土耳其行棋机器人」，都是将机器包装为可以解决复杂业务的「智能机器」，但箱子底部真正解决问题的都是人类。
AI 背后的第二种人类来自亚马逊的创造。
2005 年的时候，亚马逊推出了一个名叫 Amazon Mechanical Turk（简称Turk）的服务。与一个多世纪前的所谓机器人类似，亚马逊 Turk 背后的主力军也是人类，这项服务将亚马逊电商网站上众多无法标准化的工作分成一个个简单的流程，通过一个开放的平台市场外包给全球用户。关于亚马逊机器人的详细介绍，可参考 IEEE 的这篇文章。￼[image: pasted-image-1.jpeg]
 
 
从产品模式上看，这是一种典型的「威客模式」，但在其他威客网站相继失败的市场环境里，亚马逊的 Turk 业务却蒸蒸日上，不仅在亚马逊内部充分应用，还向全球企业客户开放，供他们随时调动全球线上劳动力为其服务。
2018 年 12 月的 AWS re:Invent 大会上，AWS 在其面向机器学习平台服务的 Sagemaker 里增加了一项新服务 Ground Truth，官方的说法是「可帮助您快速构建用于机器学习的高准确度培训数据集」，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数据标注服务。更进一步去看，这项服务还「通过与 Amazon Mechanical Turk 集成，获得超过 500000 台标识器的公共劳动力。或者，如果您的数据需要保密或特殊技能，您可以使用 Amazon 预先筛选的专业标记公司」。
这意味着，亚马逊为 AI 领域提供了一个数据工人的外包服务，这在「有多少人类，就有多少智能」的行业语境下颇为重要，此前已经有多个媒体渲染过中国数据工人如何推动中国 AI 发展。而最近，不管是苹果 Siri、亚马逊 Alexa 还是微软 Cortana，这些所谓智能语音助手背后，还有一大批廉价的合同工去监听语音交互的过程并标注数据。
上述这些数据标注工人构成了 AI 背后的第二种人，但 AI 还在影响第三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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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再怎么列数据、讲事实，AI 的发展，一定会造成职业的变化，由此产生一批因为 AI 而失业的人群，这是每一次技术发展的必然，我们也无需恐慌，但必须看到，AI 造成的就业与失业，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
另一方面，从企业管理者的角度去看，AI 带来的自动化提升，如果能够减少人力成本，企业当然欢迎这样的技术，即便是在各种公开场合信誓旦旦地表示 AI 不会取代人类，但这些企业高管依然在探索自动化取代人类员工的种种可能性。
也因此，AI 背后的第三种人类俨然成了技术发展的代价，常常有人提及：汽车的出现的确让马夫失业，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了司机。但一个被忽视的前提是，如果你的职业只是「马」呢？

骗子与宗师
日前，社交媒体上一位「宗师」人设彻底崩塌，这位名叫 Siraj Raval 的「宗师」，拥有 7 万 Twitter 粉丝、70 万 YouTube 订阅者，他向粉丝售卖 AI 学习之道，其创立的 AI 学习社区 School of AI，旨在打造类似三个月速成机器学习达人的课程。
Siraj Raval 最大的问题在于其论文抄袭。来自英国的一位机器学习开发者 Andrew M.Webb 在 Twitter 上对比了这位「宗师」的论文，简直就是「像素级别」抄袭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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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是，包括 Jeff Dean（Google AI 大牛）在内的众多学术大拿纷纷表态，不再关注 Siraj Raval。
Siraj Raval 的「成功」——我这里姑且用「成功」这个词——既离不开自己的「努力」，毕竟在严肃的机器学习领域，能够有一种类似嘻哈、说唱的方式做培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品牌。
但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整个 AI 领域的浮躁心态，助长了围绕 AI 的各种培训。WSJ 的报道指出，AI 就业市场里，六位数奖金、巨额股权激励以及远程工作的灵活性，持续吸引人才的加入。
这篇报道还列举了一个数字：AI 领域有经验的开发者和工程师，平均年薪为 20 万美元，高于一年前的 15 万美元。
如此诱惑之下，AI 培训成为一种「向钱看」的功利行为。显出原形的 Siraj Raval 不过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罢了，放眼国内，各种 AI 培训、速成班数不胜数，绝大多数还价格不菲。这些培训无非利用了当下 AI 行业人才稀缺而昂贵的现实，通过不断鼓吹「XX月成AI达人，起步10K以上」的口号，忽悠学员，但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些机构的 AI 课程，几乎所有的课程都在围绕 Python，这也意味着，学员动辄数万元的培训费用，换来的工作技能可能只会做爬虫。
如果说绝大多数 AI 培训是利用人性欲望制造出来的骗术，那么在另一个依靠人性对于未来不确定性恐惧的赛道上，还在上演几乎同样的故事。
尼克·波斯特罗姆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所写的《超级智能》在大众层面曾掀起了一阵恐慌，这本书的核心议题是：人类几代人前仆后继地探索可以「帮助人类更好生活的机器」，却在不经意间忘记了这些智能机器或许就是人类的末日，也没人去关注我们是否或者应该如何驯服机器。
这本书的开头是一个寓言故事：
某天，一群弱小的麻雀在一起，讨论「寻找一只猫头鹰协助打理生活」的可能性。大部分麻雀都陶醉于美妙的想像中：这只强大的猫头鹰可以帮它们筑巢、照顾家人、提防天敌——猫……这时，一只叫斯克罗恩科芬克尔的麻雀提出了质疑：「这样做，将是我们的末日。在有这种想法之前，我们为何不先想想驯化猫头鹰的方法呢？」但绝大部分麻雀都听不进去，纷纷出发去寻找猫头鹰蛋了。
而波斯特罗姆的任务就是要成为那个名叫「斯克罗恩科芬克尔」的麻雀，唤醒这个世界上「其他执迷不悟的麻雀」。
过去四五年里，波斯特罗姆的观点得到广泛传播，包括伊隆·马斯克、比尔·盖茨等人先后推荐了他的书。然而即便是波斯特罗姆本人，也对自己写下的「超级智能」一词缺乏明确的定义，他在书中写道：「这个定义十分模糊，按照这个定义，许多系统具有迥然不同的性能特质，都可以被归入超级智能。」
于是，波氏换了一种思路，试图从目前一系列智能表现形式中再次归纳出一个「超级智能」的模样。比如他总结了当下五种通往超级智能的路径：
	人工智能：通过编写完全模拟人类思维的程序，并兼具学习进化能力；

	全脑仿真：通过精细扫描人类大脑，将原始数据输入计算机，然后构建起一个完全模仿人类大脑的智能程序；

	生物认知：通过人工育种实现优生来求得智能上的突破；

	人脑与计算机交互：将一块纳米级的芯片植入到人类大脑，实现新型的人机交互；

	人类大脑之间互联：这种方式不仅会产生新的人机交互，而且还会产生诸如集体智能等新的智能形式.

波斯特罗姆认为，上述五大路径图中，「最有可能出现的超级智能是人工智能和全脑仿真，尤其是前者。」至此，本书的论题也从所谓的超级智能「平稳过渡」到人工智能。换言之，波斯特罗姆要警告人类，所谓超级智能将给人类带来的危险，也就是人工智能带给人类的危险。
但这个推理依然有诸多硬伤。
首先，当下 AI 领域的技术突破，仅仅是过往神经网络算法与当下海量数据、强大算力共同作用的产物，从根本上说，目前所言的 AI 都不是新技术，而神经网络的局限性，并不能给未来的机器智能带来真正的突破。
其次，或许会有人提及各种新方法、理论将驱动机器智能进步，最终带来「超级智能」，但这个讨论忽略了两个前提：是否真的存在这种有效方法；即便有这个方法，需要多久才能实现？
2015 年《纽约客》对该书的评论里就这样写道：这本书有一种「优雅」的悖论：一面展示了逻辑清晰的分析和论述，另一面又不时流露出像弥赛亚一样拯救世人的迫切。
这种迫切感让波斯特罗姆提出了一系列「没有节制的猜测」，比如他假设人工智能的 IQ 达到了 6455，会发生什么事？再比如他又强调：第一台超智能机器将是人类创造的最后一台机器，当然前提条件是这台机器足够听话并告诉我们要怎样才能控制它。
但正如来自微软的学者 Jaron Lanier 所言，这看似是在讨论技术，本质上却是一种宗教，波氏以形而上学的方式来应对人类的状况，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展示自己对于末日场景的信仰」。在「超级智能」的口号下，波斯特罗姆俨然成为新的宗师，而他的信徒们，则早已遍布全球各地。
当然，我不能直接将波斯特罗姆定义为「骗子」，但历史经验告诉我，「宗师」与「骗子」之间，不过一张纸的距离。

第二章 产业困境里的泡沫与机会

医疗 AI 的困境
根据 Bloomberg 的报道，微软与 Providence Hospital Chain 签署了合作协议，微软将成为这家连锁医院的云与 AI 的技术供应商。
在未来 5 年的合作协议期里，Providence Hospital 所拥有的 7 家美国医院，其数据和应用将全部迁入到微软的数据中心。该公司旗下的近 12 万名医生和护理人员也将拥有 Office 工具以及其他协作工具的使用权限。与此同时，微软也将提供 AI 能力，去整合和分析医疗数据，为医护人员提供更好的决策。
根据 IDC 的预测，2019 年基于公共云的医疗服务规模将达到 114 亿美元。而将 AI 与云打包到面向医疗的解决方案，也是包括亚马逊、Google 在内的行业巨头正在做的事情，比如 AWS 就与位于波士顿的 Bech Israel Deaconess 医疗中心合作，通过 AI 去简化医疗护理。
AI 在医疗领域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突破是赋能医疗设备提供商。WSJ 就报道了 AI 如何帮助美国一些中小型医疗设备制造商们实现新的发展。
WSJ 列举了两个案例，其一，假牙制造公司 Premier Dental Products 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分析历史销售数据、牙科程序信息和美国牙科行业趋势，从而有效规划其产品研发周期。其二，医疗影像公司 StarFish 将 AI 算法引入到设备生产环节，确定和发现设备在设计和开发中的缺陷与不足。
医疗领域的 AI 看似火热，但其另一面却呈现出诸多困境。BBC 记者 Matthew Wall 参加了上月举行的 AI For Good 大会，在他的采访里，医疗 AI 领域还有两大挑战。
首先是缺乏高质量的数据，尤其是结构化数据。目前只有不到 20% 医疗机构的医疗数据可以被机器学习系统使用。与此同时，在被问及是否愿意分享其医疗数据时，人们的反应也相对比较消极。
其次是真正的技术突破。当下 AI 应用到医学的几个亮点包括医疗影像和对话机器人（虚拟助理），如果说医疗影像可以给放射科医生带来一些帮助的话，那么医疗对话机器人（虚拟助理）的作用还非常局限，这类产品无法与专业医生的建议和诊断相比，它更应该是一种识别机制，比如利用 NLP 的技术，去识别用户在对话中所反映的情绪，然后提醒医生注意。
上述两大挑战，也将持续影响 AI 在医疗领域的发展，我们也期待 AI 的技术突破，可以摆脱海量数据的限制，真正为人类健康做出贡献。

微软 10 亿美元投资 OpenAI，是各取所需还是各怀鬼胎？
微软投资 OpenAI，或许是截至目前今年最大的一则 AI 投资信息，理解这个新闻的首要条件是了解 OpenAI 到底是一家什么公司。
公开资料显示，OpenAI 成立于 2015 年，起初，包括 Elon Musk、Peter Thiel 在内的众多投资人希望将 OpenAI 打造成为一个研究 AI 潜在危险的非盈利机构，当时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家直接对标 Google DeepMind 的机构。
但在 2019 年年初，OpenAI 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 Elon Musk 从董事会出局，也进一步放大了该机构内部的复杂利益冲突。随着今年 3 月 OpenAI 成立 OpenAI LP 的子公司，并积极吸引投资人，OpenAI 事实上已经成为一家盈利的创业公司。
过去几年，OpenAI 一直定位于「通用人工智能（AGI）」的研究，其主要成果还是通过论文以及 Demo 的形式呈现，比如他们推出的语言模型 GPT-2，一度引发全球对于假文本新闻生产如此简单的担忧。
但 AI 基础研究不仅需要大量人才，还需要巨额的资金，某种意义上说，正是 Google 这个大金主的支持，DeepMind 才能衣食无忧地做着基础研究，从这个角度去看微软对于 OpenAI 的投资，或许已经比较清楚了。
首先，OpenAI 很缺钱，他们需要巨额的资金来提升模型精准度并吸引更多人才的加入，而微软不仅能够提供资金支持，其 Azure 云平台也可以作为 OpenAI 重要计算平台，或者我们也可以理解，微软为 Azure 又拉拢了一个新客户。
其次，微软很缺一个对标 DeepMind 的机构。坦率来说，微软的基础研究能力一点也不弱，其 AI 基础研究的机构和部分也是业内公认的「黄埔军校」。但微软的这些机构，包括微软研究院、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成果基本局限在行业内的宣传，与 DeepMind 围棋 AI 横扫全球公共讨论有着巨大的差距，而 OpenAI 在这个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此前他们对于 GPt-2 模型的舆论宣传，可谓相当到位。
如果说这两点是各取所需，那么另一个层面则是各怀鬼胎。业界对于两家公司的这次合作还有着另一番解读，比如 FB AI 实验室的Soumith Chintala 计算了一笔帐：
￼[image: pasted-image-4.jpg]
简言之，一如我在上文提及的，微软为 Azure 拿到了一家公有云的大客户，OpenAI 获得来自 Azure 的计算能力以及来自微软的宣传。
更进一步，对于 OpenAI 所秉承的 AGI 目标，又是一个相当具有迷惑性的说法。一方面，AGI 的研究短期内不可能实现，即便是在特定场景的 AI 研发也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另一方面，相比于 DeepMind 的开放式研究，OpenAI 一点也不「Open」，还记得他们对于 GPT-2 如何欲言又止吗？
综上，这是一笔目前来看还不明不白的投资，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微软对于 AI 研究的认真态度以及 OpenAI 一系列研究的影响力，但从行业发展的视角去看，距离 OpenAI 的 AGI 梦想还有非常长的距离，微软会是那个可以陪他一直走下去的那个人吗？
我表示怀疑。

软银千亿美元涌入，AI 市场的泡沫会破吗？
7月，软银宣布推出第二期高达 1080 亿美元的远景基金，在提交给东京证券交易所的文件里，有这么一番话：
The objective of the Fund is to facilitate the continued acceleration of the AI revolution through investment in market-leading, tech-enabled growth companies……
这意味着，孙正义要给这个已经足够火热的 AI 投资市场带来新的关注度，用千亿美金砸出下一个阿里巴巴。他在接受日经新闻专访时表示了对于 AI 领域的巨大野心：
It will be used extensively. If I were to name three areas that will be most drastically transformed by AI in 10 years, they are corporate business models, health care and transportation.
当然，面对 AI 泡沫的行业声音，孙正义给出了作为一个投资人的观点：
When the Internet revolution began more than 20 years ago, people asked me similar questions. But what happened in the end? The internet spread far and deep into all corners of life. The same goes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world will not grow tired of AI.
Those who are calling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a bubble’ and ‘dangerous’ are those who do not understand technology. For those of us who do, now is the entry point of the revolution and the opportunity. Some warned that the internet was ‘a glass cave’ during the internet revolution. They must feel embarrassed now.
但千亿美元的诱惑、软银的行业号召力以及远景基金 2 期的各种金主，真的能给 AI 领域带来突破吗？￼[image: pasted-image-5.png]
 
恐怕未必。
首先，AI 基础研究还缺乏真正意义的突破。必须看到一个事实，过去五年 AI 领域的发展，得力于特定算法（深度学习）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通过海量数据和强大计算能力的加持，算法的提升最终惠及到多个行业。
这五年时间，AI 基础研究陷入困境，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深度学习不是 AI 的终点，但包括 GANs 在内的新算法，短期内还无法真正实现大规模应用，这也意味着，接下来几年的 AI 领域，工业界的技术落地还在吃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基础研究的老本。
其二，AI 创业公司目前的困境。今年 3 月，来自欧洲风险投资公司 MMC 的调查显示，有 40% 被归类于 AI 领域的欧洲创业公司实际上并没有从事 AI 领域的工作。
这是一个颇具讽刺意义的数字，一方面，创业公司需要用 AI 来获得投资人、媒体的青睐，另一方面，没有什么比市场客户的需求更能反映某个技术趋势的真实样子了。
换句话说，当这些「AI」公司发现，自己的 AI 产品无法赢得客户认可时，留给他们的选择余地要么是继续坚持梦想，要么是实事求是地提供客户真正需要的产品。
即便是 AI 领域的明星公司，也必须面对另一个严酷的事实，如何赚钱？作为行业内备受瞩目的 AI 研究型公司，DeepMind 上周披露了自己的营收数字。
Bloomberg 的报道称，2018 年 DeeoMind 的营收规模为 1.028 亿镑，同比增长了近一倍；与此同时，员工成本也翻了一番，2018 年员工成本高达 3.38 亿镑，而 2018 年的整体亏损额为也扩大到 4.702 亿镑，这个数字在 2017 年为 3.022 亿镑。Bloomberg 记者还发现，2019 年底，DeepMind 还又一笔 10.4 亿英镑的账务需要偿还。
目前 DeepMind 的主要攻坚方向是在医疗领域，他们已经和英国国家卫生机构以及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建立了相关合作，利用 AI 诊断一些疾病，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这与不久前 OpenAI 获得微软 10 亿美元投资的遥相呼应，这两家公司无论是人才、技术还是行业影响力，都极具代表性的公司，还无法摆脱烧钱的命运，更不要提其他公司。
第三，AI 创业与融资的热潮里，资金流向越发固定化。我曾在上一期「AI Insider」里援引了CB Insights 发布的2019 二季度 AI 投资报告，其中一个关键数字是，2109 年第二季度全球 AI 创业市场融资总额达到 74 亿美元，再创纪录。
 
值得一提的是，孙正义看好的医疗、交通和企业领域，也是 CB Insights 报告提及的重点投资领域，在二季度全部 488 笔融资中，医疗领域的融资达到 75 笔，总金额为 8.64 亿美元。
如果软银真的如孙正义所言会将 1080 亿美元投入 AI 领域，参考 CB Insights、WSJ 以及普华永道的数据，这将是去年美国 AI 投资总额的 5 倍。这些热钱涌入到某些特定行业，资本的诱惑势必引发新的创业热潮，但医疗、交通又是 各国监管最为严格的行业，那么到底是重构一个行业还是像软银曾经投资的 Uber 那样，最终成为自己当初想要颠覆的公司？
最后做一个小结，从投资人的视角去看，上述这些困境更像是机会，但从行业发展的角度看过去，围绕 AI 的炒作与泡沫，已然形成了一个利益链条，在这个「命运共同体」面前，大家都在围着「皇帝」，评论着他的「新衣」。

如何衡量一家 AI 创业公司的价值
过去几年的 AI 的创业热潮正在进入到收获（或收割）期。以中国计算机视觉领域为例，旷视科技已经向香港证交所提交了 IPO 申请，商汤、依图的 IPO 传言也未停止，这些创业公司在过去五年的时间里高速发展，估值不断翻番，已然成为新巨头。
如果说上述三家公司的价值是通过资本市场的估值认可的，那么在更大的层面，作为行业观察者，或者作为普通读者，又该如何衡量一家 AI 创业公司的价值呢？
2019 年初，CB Insights 曾发布过 AI 100 的创业公司榜单，不久前，福布斯也发布了「福布斯 AI 50 」的创业公司榜单，这两个榜单侧重点不同，入围的公司也不一致，但 AI 创业公司从大类上可以分为两类：
	平台型公司：这类公司主要关注 AI 的基础设施，类似于云计算的 IaaS 公司，提供一种通用型的 AI 产品或服务，供开发者、各个行业使用；

	垂直型公司：这类公司面向特定行业，以行业技术、解决方案为产品模式；

上述两个大类并无优劣高低之分，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去看，围绕 AI 的产业突破才刚刚开始，整个市场的想象力非常大，可以容纳各种类型的企业。而不管是平台型还是垂直型公司，在我看来，至少有三个方面可以作为判断 AI 创业公司价值的出发点。
第一，AI 创业公司的技术或产品是如何使用 AI 技术的？必须承认，当下 AI 创业公司里，有很大一部分公司的「AI 技术」是为了取悦投资人，其真实的一面则是利用人力来完成工作。
也因此，当我们深入到 AI 创业公司的产品层面时，应该关注这些产品背后的具体技术，到底是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还是监督（非监督）学习？越具体的技术越能体现其价值，如果一家公司始终将将「AI」放在自己的产品描述里，那么这家公司八成是不靠谱的公司。
第二，与同类公司相比，一家 AI 创业公司的优势竞争力是什么？不要相信名校博士堆在一起就可以成就一家 AI 创业公司的胡话，观察一家 AI 创业公司的优势在于两点：技术的领先以及对于行业的认识。
技术层面的竞争，体现在算法速度如何（可通过公开比赛、论文了解）、计算成本如何（可通过试用获取一手经验）；而对行业的认识，主要体现上文提到的垂直类公司里，以医学图像领域为例，技术层面无外乎是图像识别，但真正的比拼是在对于医疗场景的理解，不同的理解会塑造不同的产品。
第三，在 2C 与 2B 之间，后者的价值以及估值更大。目前市场上并没有「真正」面向消费者的 AI 创业公司，当然，我们不能就此得出 2C 不如 2B 的结论。
这个现象的真正原因是技术限制了场景。当下 AI 领域的技术突破，从图像、语音到 NLP，都需要合适的硬件、软件去触达普通消费者。我们可以将不久前的「AI 换脸」产品作为 2C 的 AI 产品，但其价值以及市场估值依然局限在社交产品领域，而在后端提供「AI 换脸」技术的创业公司，比如商汤，则可以称之为「图像领域的 AWS」（技术基础设施提供商），价值与估值显然不同。
上述三个方面，仅仅是我个人对于 AI 创业热潮（乱象）的自我判断，如果可以帮你梳理当下的行业发展态势，这篇文章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第三章 不确定的巨头格局

中国深度学习市场格局
IDC 在今年 7 月发布了一份针对中国市场的深度学习平台调研报告，报告采用了 500 个不同行业企业的数据样本，勾勒出一幅中国深度学习发展的市场图景。
在分析这份报告之前，首先需要明确深度学习开源框架的价值。
在深度学习发展的进程里，算法、计算能力以及数据必不可少，但对于绝大多数开发者甚至企业而言，几乎也是三个无法迈入的门槛，而深度学习开源框架则提供了一个类似「搭积木」的平台，将不同模型、算法以及数据集放在一起，开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挑选适合自己的算法、数据集，最终快速训练出一个模型，从而大大降低了深度学习以及 AI 开发的门槛。
而目前行业最受关注的几个深度学习开源框架里，无论是 Google 的 Tensorflow 还是百度的飞桨，都是从自身复杂的业务体系里抽离出的技术架构。换句话说，这些平台上的技术（包括算法、模型等）已经在工业界有了验证，这对企业有着重要意义，毕竟，没有哪家企业敢用一个没有得到充分验证的深度学习模型开展业务。
上述两点构成了深度学习开源框架的重要价值，中国市场对于深度学习的拥抱度也非常高。
首先，这份报告提到一个核心数据，在 AI 技术使用方面，接受调研的企业和开发者中，86.2%选择使用开源深度学习框架。
￼[image: pasted-image-6.png]
其次，除了 IT 服务商与互联网等所谓高科技行业之外，证券投资行业使用深度学习框架的比例也达到 10%，电信服务的比例为 9.5%，而制造与医疗的比例分别是 6.7%和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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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组数字从深度学习开源框架渗透度和行业覆盖能力展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了深度学习的火热，也绝不仅仅只是一种无良的炒作，企业的确也在成为新技术的用户。
但这份报告还有另一些调查结果并没有被过多提及，也只有综合这些数字，才能真正理解当下中国的深度学习市场格局。
其一，Google 的 Tensorflow 依然是几乎所有行业首选的深度学习开源框架。￼[image: pasted-image-8.jpg]
 
 
这也不难理解，Tensorflow 拥有先发优势，其活跃的开源生态进一步放大了其行业的影响力，IDC 的另一个数据也可以进一步佐证这种开源生态的价值，企业用户对于采用哪一种开源框架时首要思考的是「同行应用家多」，这体现了企业对于新技术的谨慎态度。
￼[image: pasted-image-9.jpg]
 
其二，如果说中国市场声音最大的深度学习平台是百度的飞桨，那么在机器学习平台领域，阿里旗下的 PAI 拥有极高的人气，但需要注意的是，PAI 是一个商业产品。￼[image: pasted-image-10.jpg]
 
由于阿里 PAI 是阿里云上的机器学习平台，因此我个人认为，这份认知度的排行背后，也是阿里云在国内实力的展现。令人吃惊的是，AWS 旗下的机器学习平台 SageMaker 也能得到如此多的认可。
更进一步，在「用户高频使用的机器学习平台份额」力，阿里 PAI、百度 EasyDL 依然是两大首选。
￼[image: pasted-image-11.jpg]
 
其三，深度学习在整个机器学习平台中的比重并不高。￼[image: pasted-image-12.jpg]
 
 
由于所有的机器学习平台都是商业产品，而深度学习的成本又相当高，因此企业并不愿意在商业平台上推动深度学习项目，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开源框架为何受欢迎了。
最后做个总结。中国企业对于深度学习持开发态度，而在技术选型上更倾向于成本、风险更低的开源产品；而在深度学习开源框架领域，Tensorflow 还将继续流行，但百度的飞桨增长迅速，随着各种软件应用的「国产化」，飞桨的「国籍」优势或将进一步放大。

如何开源、谁会用、如何用，华为 AI 开源框架的几个疑问
8 月底的时候，华为召开了一场 AI 芯片与 AI 框架的发布会，正式推出昇腾 910 芯片并介绍了 AI 框架 MindSpore 的基本情况，同时宣布这个 AI 框架将在 2020 年一季度正式开源。
浏览国内媒体的报道，几乎清一色的官方新闻通稿，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华为对于此次产品发布的舆论控制力度；另一方面，在当下这个微妙时刻，过多讨论华为产品也会被扣上不顾大局、不讲政治的帽子。
但我依然想从行业的角度多唠叨几句。
首先，昇腾 910 芯片亮相于 2018 年 10 月华为全连接大会，这是一个面向企业 CIO、开发者的技术会议，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华为正式发布了自己的 「全栈全场景」AI 战略。
其中，AI 芯片是这个战略的最底层产品，在经历去年「中兴事件的芯片悲情」后，舆论对于「中国芯」有着天然的关注度，而忽略了 AI 芯片与其他芯片的不同，这也构成了当时华为昇腾芯片传播的重要驱动力。
结合此次正式商用的昇腾 910 参数，这款应用于数据中心的机器学习训练芯片在算力表现上令行业关注，其中给出的一个测试结果显示，华为将昇腾 910 用于实际 AI 训练任务，在典型的 ResNet50 网络的训练中，昇腾 910 搭配 MindSpore 对比现有主流训练单卡配合 TensorFlow ，性能提升接近 2 倍。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昇腾 910 是否会对外出售，目前尚无明确消息，而在去年的时候，华为曾表示不会对外出售。
其次，关于 AI 框架 MindSpore 的布局。如果说昇腾 910 是华为押注 AI 硬件的布局，那么MindSpore 则是软件领域的押宝，官方将其定义为「MindSpore 是支持端、边、云独立的和协同的统一训练和推理框架」。
这个布局并不难理解，AI 框架为企业、开发者提供了底层的 AI 开发部署环境，作为开发者或研究者，可以快速开展模型训练等机器学习的工作。当华为拥有了 AI 芯片之后，利用这个框架可以实现更完善的 AI 生态，这个战略思考与 Google 此前打造的「Tensorflow+TPU」组合颇为类似。
目前行业主流的 AI 开源框架包括 Google 的 Tensorflow、Facebook 的 Coffe2、微软 CNTK、百度的飞浆等，这意味着，MindSpore 未来将和这些互联网、软件巨头竞争。一个细节，不久前的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上，华为海思芯片刚刚宣布与百度飞浆建立战略合作，恐怕未来海思还是要回到 MindSpore 的阵营。
第三，MindSpore 几个疑问。仅仅透过几张 PPT，我们根本无法知晓 MindSpore 的技术能力，但这不妨碍从行业角度发出疑问， 这里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华为对 MindSpore 的「开源」，到底是放在 Github，还是利用中国的开源社区？此前华为消费者业务软件总裁王成录曾这样说：
很可能在最近一两个月，中国的开源基金会会正式运营起来，这个开源基金会是完全工业化的、非盈利的、开放的，华为会根据大家贡献的排名来决定大家在社区的发言权。
另一个疑问，谁会用 MindSpore？如果以 Tensorflow 为例，MindSpore 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华为，而是测试到底在中国有没有一个潜在的 AI 生态滋养这个开源框架？IDC 6 月份的一个报告展示了中国市场对于 AI 开源框架的需求，但当下中国 AI 开源框架的基本格局里，Tensorflow 遥遥领先，即便是发展多年的百度飞浆，也只有 7.9% 的市场份额。
 
最后一个疑问，开源的 MindSpore 与商业化的公有云之间是相互协同还是互相制约？AWS 可以自豪地宣布自己是运行 Tensorflow 实例最多的云计算公司，但你能想象阿里云某天宣布推出更好运行百度飞浆的计算产品吗？这是一个中国特色技术与商业环境下的现实选择。换句话说，开源的 MindSpore 更像是华为在公有云领域的一个棋子，当用户开始「免费」使用「开源」的 MindSpore 之后，事实上也将和华为云所绑定，我可以大胆预测，如果 Mindspore 2020 年一季度正式开源，2020 年华为云一定会推出更好支持 Mindspore 的计算实例、存储甚至数据库产品。
如果说过去华为是一家全球性的商业公司，那么在 AI 领域，华为的主战场只能在中国，这里的数据、客户以及政府资源，将成为华为 AI 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接下来的国内 AI 领域，竞争也将更加残酷。

云上机器学习平台现状
自 2016 年以来，机器学习上云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这里所谓的上云，是利用云服务带来的计算成本与灵活性的优势，将本地机器学习训练、测试、部署的工作放在云上。
从架构上看，云端机器学习平台往下对接芯片、服务器等基础设施，往上则是连接各种 API，如果以云的角度去看，属于 PaaS 层，下图是 AWS 机器学习平台的架构图。￼[image: pasted-image-13.jpg]
 
1.谁在推动云端机器学习平台的流行
云端机器学习的流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机器学习的计算成本非常高，如果在本地通过 GPU 训练模型，且不说价格有多昂贵，只说当下机器学习模型算力的发展速度，早已超越了摩尔定律「18 个月翻一番」的行业规律，根据 2018 年 OpenAI 的调查数据，自 2012 年开始，机器学习训练所用的算力需求，平均每 3.43 个月便会翻倍。
￼[image: pasted-image-14.png]
这意味着，使用本地 GPU 训练机器学习模型是一个「无底洞」，成本高昂、训练效率低下。
其二，随着企业上云的技术潮流，企业的业务和数据也越来越多地上云。当企业的数据存储在云端，也为云上机器学习以及其他 AI 项目提供了便利。
更重要的是，机器学习是一个相对冗长的流程，涉及到数据收集、数据标注、模型训练、算法调参优化、模型部署等多个阶段，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计算需求，比如，由数据科学家和机器学习研究人员完成模型构建和训练，而部署则由软件工程师、机器学习工程师和数据工程师来完成，再比如，模型训练通常由多人在多台虚拟服务器上完成，而部署模型需要具备扩展能力，能够处理海量的 API 请求，这些多样化的计算需求只有云服务才能满足。
2.中美 6 大机器学习平台
过去三年时间里，云端机器学习平台俨然成为「云+AI」结合典范，这其中的主要玩家包括 AWS、微软、Google、阿里云、华为与百度。
AWS 作为全球公有云领域的绝对巨头，早在 2016 年就推出了一系列面向 SaaS 层的 AI 服务，比如语音、文本的 API，而在 PaaS 层面上，SageMaker 是 AWS 最近两年力推的机器学习平台。
SageMaker 的优势在于，它整合了 AWS 在云计算产品（如存储 S3、计算 EC2）的能力，并且内置了大量机器学习算法，可以最大限度降低企业使用机器学习的成本，想象一下，你完全可以先将数据存放在 S3，然后利用 AWS 的数据湖服务进行清洗，接着在 Sagemaker 里训练或部署。
微软的机器学习平台基于公有云 Azure，包括两个令人有些困惑的产品 ：Azure 机器学习工作室与 Azure 机器学习服务。
这两个产品有一点的相似性，但在定位上还是有些许不同。Azure 机器学习工作室面向更广大的企业/开发群体，不管是资深从业者还是新手，都可以找到自己需要的产品。而 Azure 机器学习服务则主要针对数据科学家以及熟悉 Python 的开发者。
Google 在云端机器学习平台上正在力推「AutoML」，这个产品如今还处在 Beta 测试阶段，就像这个产品名称所言，这款产品主打的就是低技术门槛。
与此同时，Google 还打造了机器学习引擎（ML Engine），这是一个面向经验丰富的数据科学家的开发平台，整合了 Google Cloud 的基础设施以及开源框架 Tensorflow 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Google Cloud 过去几年一直在研发适用于机器学习的芯片，目前已经发布了三代 TPU 产品，对于降低开发者使用机器学习平台的成本意义重大。
阿里云的机器学习平台叫「PAI」（Platform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长期以来这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产品，PAI 的优势与 AWS 的 Sagemaker 类似，都是与公有云平台的其他产品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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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 还封装了大量机器学习算法，并且支持可视化的模型训练，但这个产品设计更偏向部署层面，有着比较明确的业务导向性。
华为在 2018 年发布了 AI 战略，其中也包括机器学习平台 ModelArts。这个产品体现了华为在端、边、云的优势，可以帮助用户将训练好的机器学习模型快速部署到各个终端。
相比于其他云服务商的产品，ModelArts 还处在相对早期的阶段， 未来如何与昇腾处理器以及明年开源的 AI 框架 MindSpore （关于华为的这个框架，我在之前的「AI Insider」里做个分析）做整合，值得继续关注。
百度作为国内较早踏入 AI 领域的公司，却在云端 AI 领域没有多少建树。这两年百度发力云计算市场，也将自己的机器学习平台 BML 推向市场，这个产品刚刚在上月商业化运营。
但对百度来说，过去几年在 AI 领域搭建了众多平台，这些平台过去都是以「AI 平台」的方式免费或付费向企业/开发者提供服务，未来，如何整合这些平台，形成完整、统一的机器学习服务入口，对于百度的 AI 发展意义重大。
3.写在最后
不管机器学习是不是 AI 的未来，至少在未来三年以内，围绕机器学习的热潮还将继续。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并踏入机器学习市场以及越多越多的企业转向这个领域，云端机器学习平台还将持续火热。
对于上文提及的这些公司，或是通过自研芯片，或是整合打包更多云产品，或是不断简化封装服务接口，都将继续降低云端机器学习平台的使用门槛。
更低技术门槛、更低成本、更省时间，这三个「更」会贯彻接下来机器学习平台大战的始终。

机器学习框架现状
机器学习研究类网站 Gradient 日前发表了一篇长文「The State of Machine Learning Frameworks in 2019」，原文细节比较多，我这里提取其中的几个关键要点做深度解读。
当 2019 年谈起深度学习框架时，必须首先首先明确一点，Tensowflow 和 PyTorch 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应用范围最广的开源框架，而像百度推出的飞浆，更多还是在中国范围内的使用，无法成为业界主流的机器学习框架，而即便在中国，Tensorflow 与 PyTorch 受众也非常多，下图是今年 6 月份来自 IDC 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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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以 PyTorch 和 Tensorflow 两者目前的学术地位来看，PyTorch 涨势凶猛，下图是计算机行业几个主要学术会议论文提及 PyTorch 的次数。￼[image: pasted-image-16.png]
 
第三，PyTorch 的简洁性、更易用的 API 以及性能上的优势，都使得其受到学术行业界的认可，但这并不代表 PyTorch 已经超过了 Tensorflow。
在机器学习领域，学术认可与工业认可完全不同，PyTorch 在工业应用中有不少劣势，比如企业部署 PyTorch 必须面对 Python 运行时间过长的问题，而且目前也很难将 PyTorch 的模型装入移动设备之中。
这也意味着，即便 PyTorch 已经在学术行业证明了自己，但 Tensorflow 完整的工业落地方案，更受企业青睐。
第四，未来的竞争格局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Tensorflow 正在中 1.0 步入 2.0 ，这是一个相对缓慢的市场接受过程，在此期间，PyTorch 能否解决其在工业落地中的主要问题，获取企业青睐呢？而且随着一大批学术领域的博士生开始创业或进入 AI 公司工作，熟悉 PyTorch 的这些人是否可以将其应用到企业业务中，也是一个未知数。
另一方面，Google 对于 Tensorflow 的重视，其根本还是要抓住云计算的竞争优势，形成「芯片——框架——服务」的机器学习产品组合，在这样的背景下，亚马逊、微软等云计算公司以及英伟达等芯片公司，是否有意愿推动 Tensorflow 的替代计划，也会成为未来的重要看点。
当然也不要忘了，在国内，百度飞浆以及华为明年开源的 MindSpore，也将持续影响中国机器学习框架市场，这个领域的变化还有很多。

第四章 智能手机与人机交互

智能手机与 AI，如何制造一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技术社会实验？
我一直不太愿意接受手机厂商发布新机时的邀请函。一方面，我的关注点无法覆盖消费电子领域，尤其是当下，手机已经成为一种快消品，其竞争早已超越了科技产品的范畴，已经演变为一场消费主义的狂欢，中间夹杂了明星、流量、粉丝、口水战等等。
其次，智能手机技术创新的步伐正在放慢甚至停滞，我在这周「iPad Power User」里谈到了其中的一个原因，那就是交互逻辑创新的停滞，从而也无法推动整个行业——包括硬件、系统、第三方应用——的突破。
但智能手机又是观察人机关系的最佳入口。下图展示了 a16z 的一个数据，在全球 53 亿人口里，智能手机的用户已经高达 40 亿，远超 PC、平板用户，换句话说，智能手机才是这个星球上人机交互的主要工具，甚至对于某些地区的用户而言，智能手机是唯一的计算工具。￼[image: pasted-image-17.png]
 
与其他计算工具相比，智能手机对于新技术、新概念的拥抱也相当积极，这当然是因为上文提及的智能手机进入到快消品时代，厂商需要用新技术的标签来包装旧产品，而不管是 AI 还是 VR、AR，当一系列新技术进入到 40 亿用户规模的市场之后，也在制造一场史无前例的技术社会实验。
以 AI 为例，这场技术社会实验正在影响着你我身边的所有人。
其一，语音的流行。语音是一项古老的交互方式，但在智能手机流行与 AI 成为「主流技术」之前，语音无法承载起人机交互的艰巨任务。￼[image: pasted-image-18.png]
 
上图展示了一个类似技术奇点的状态，在深度学习的帮助下，机器对于语音识别的准确率开始超越人类，而智能手机天然具备的便携性、随时联网的连接性以及丰富的第三方应用，加速了语音在人机交互里的普及和应用。一个无法忽略的现实是，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受限于教育水平，语音甚至成为人机交互的唯一方式。
更重要的一点，机器生成语音的能力也在显著提升。在华为发布的一款面向年轻人的手机 Nova 5 里，其中一款与腾讯合作的「全民 K 歌」应用里，华为利用 AI 能力，可以快速学习、合成人类声音，从此所谓的五音不全成为历史，AI 可以实时帮你修音。
￼[image: pasted-image-19.jpg]
其二，影像。当下所言的 AI 技术，天然钟爱影像，这也是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在 AI 对于智能手机影像的「改造」里，手机相册成为第一个被改变的产品。
2015 年，Google 发布跨平台的 Google 相册，这不仅是一个手机网络相册，更是 AI 改造相册的开始，在 Google 相册的设计逻辑里，机器可以自动识别图像里的元素，包括人、物、景，实现自动分类。
2016 年，苹果在 iOS 10 的相册加入 AI 识图功能。与 Google 相册全部云端的操作不同，苹果将这个 AI 处理图像的能力放在本地设备，考虑到功耗，苹果甚至只允许在充电的状态上进行识别归类。由此，大量国内手机厂商也开始跟进，不管是采用第三方算法供应商还是自研算法，相册里的 AI 能力俨然成为行业通用做法。
从相册 AI 到摄像头 AI，进一步展现了 AI 在图像领域的快速发展，Google 在其两代 Pixel 的单摄像头里加入大量 AI 能力，也将其做成了最强的单摄像头。在国内，数不胜数的「xxx 像素 AI 相机」的口号里，华为在摄像头 AI 领域最具竞争力，过去两年的两款手机，P20 和 P30 的超级夜景也成为业界的标杆。
然而这也留给行业一个价值观命题：到底是摄像头在「生产」照片还是摄像头里的算法在「生产」照片？不久前引发手机行业热议的华为 P30「月亮门」事件，撇开是否含有虚假宣传这样的法律争议，其本质上也是价值观争议，而从目前来看，这个争议短期内还无解。
某种意义上，智能手机就是现代人口袋里的一把武器，它延伸了人类的能力，将其纳入全球 40 亿个联网节点里，定义了一种更大众的人机交互方式。而在 AI 各项技术的辅助之下，智能手机正在模糊真实与虚拟的界限并颠覆了过往对于创造的认知，这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技术社会实验，其最后的结局，或许也是人机进化的方向。

为什么现在的语音、图像都是「虚假」的人机交互？
2016 年的时候，有着「互联网女皇」之称的 Marry Meeker 在其《互联网报告》里放出下面这幅图，她敏锐观察到了语音交互即将到来的行业拐点。￼[image: pasted-image-20.png]
 
坦白说，Meeker 的预测还算准确，过去三年时间里，包括 Google、阿里巴巴、百度、小米先后加入到原本只有亚马逊的语音交互赛道，不仅将语音交互变成一种全新的交互方式，还正在开启一个全新的市场。
上周，英国《卫报》爆料称，苹果公司的合同工们会对语音助手 Siri 的部分录音进行监听和分析，以此来提高 Siri 的智能水平。根据其线人提供的消息，这些数据包括医生和病人对病情的讨论、商业交易、疑似犯罪交易、性行为……这些录音文件还标记着位置、联系方式和用户数据等等。
不过，根据苹果后续的回应以及线人的表态，这些数据绝大多数都是在 Siri 被意外唤醒时才收集的，而非苹果设备主动收集；其次，数据量非常小，而且具有随机性；第三，苹果这些合同工的工作只是监督技术问题，而不处理录音的内容。
Meeker 指出了技术发展的未来趋势，但现状是，无论是苹果、Google 还是亚马逊、阿里巴巴，这些当下中美最强大的技术公司，即便可以做出一台台所谓的智能音箱，但它们更像是语音数据收集工具，还需要更强大的机器或者廉价的人类劳动力，去解决「听见」、「听懂」的问题。
无独有偶，计算机视觉也处在一个相当尴尬的阶段。
a16z 合伙人 Benidict Evans 在上月撰文谈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下对于计算机视觉的追捧，更像是让机器拍下一张张图片，而不是让计算机看见。
那么，谁来负责「看见」呢？就像语音领域的由人类负责「听见」一样，「看见」的部分依然是人类。
不妨想一下当下我们和计算设备交流的方式，无外乎以下三种：
	文本；

	语音；

	图像；

上述三种方式里，文本作为一种最「古老」也最成熟的人机交互方式，已经做到了足够的「智能」，譬如我们在搜索框输入文字并敲回车，任何一个搜索引擎都会反馈以一定的匹配结果。
而且这几年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快速发展，也在大幅提升以文本为核心的理解和处理。从这个角度上说，计算机对于文本，已经做到了理解而不是简单的收集。
语音和图像则是另外一回事。上文提及的 Siri 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亚马逊一直以提升用户体验为目的，将人类添加到语音交互的环节里，去分析语音背后的动机和行为模式，从而形成更好的推荐。
至于图像，Evans 举了一个例子，假设他在卧室挥动手机摄像头，能否直接将拍摄的图片直接作为一种可以在电商网站理解的语言，而不是当下的图片匹配与搜索？
另外语音、图像的输入过程并不容易。在智能音箱的场景里，你需要不断用唤醒词才能保持与智能音箱的对话；在图像的场景里，图片拍摄上传后还需一个相对漫长的匹配处理过程。
《南华早报》之前的一篇文章指出，阿里巴巴、百度等中国科技巨头将以语音瞄准那些还未接触互联网的人群，这个群体的规模估计「Half of Billion」，这是语音交互市场的巨大价值；与此同时，计算机视觉创业领域的独角兽们，如商汤、旷视、依图，无不在大声吆喝计算机视觉的行业意义。
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语音、图像最终成为一种和文本意义的结构化数据，而距离这个终点到底还有多远呢？或许没有人知道。

智能手机的 AI 探索走进死胡同
时间来到 2019 年，不管是华为、Google 还是苹果甚至整个智能手机行业，都在面临一个行业性的难题：智能手机的下一步是什么？
过去两年时间，智能手机从屏幕尺寸、形状到解锁方式（面部解锁、屏幕下指纹）等方面的创新并没有回答这道难题，几乎与外观形态变化的同时，行业也开始思考如何将 AI 与智能手机结合在一起。
如果从芯片发布时间的角度去看，两年前华为发布的麒麟 970 的确是业界第一款搭载 NPU（神经网络处理单元）的手机处理器，不过，iPhone 8 系列所搭载的 A11 处理器，却是用户最早能买到的配备 NPU 的手机处理器。
这个时间差成为一种屡试不爽的市场话术，延续到 2018 年华为麒麟 980 的发布。比如麒麟是 980 是「业界第一款采用 7纳米制程的手机处理器」，但 iPhone XS 系列却是用户可以最快买到的搭载 7 纳米制程处理器的智能手机。再比如，麒麟 980 首次将 NPU 升级为双核，而苹果的 A12 并没有「追随」，只是用一个升级版的神经网络引擎做了某种意义的「回应」。
但在 2019 年的时间点去看，这个探索并不成功，首先必须明确一点，智能手机行业正在步入到一个成熟期。所谓「成熟期」的潜台词也是这个行业的增长红利已经消失，一如当年的 PC 市场，当用户对于手机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当用户不再每年都愿意更换手机，当手机体验越发同质化，即便强大如苹果，也在 2019 年向市场传达了一个基本信号：我们不是智能手机公司，我们是一家服务公司。
IDC 最新的一组数字显示，智能手机市场的确还有机会，再经历了 2018、19 年整体下滑后，接下来的 5 年时间还会有增长，但涨幅只有 1.1%，这几乎宣告了一点：未来 5 年是智能手机行业的洗牌期。
￼[image: pasted-image-21.jpg]
 
其次，AI 为什么救不了智能手机行业？以上周发布的麒麟 990 处理器为例，撇开其中的 5G 性能，单说 AI 能力，依然局限在图像、视频领域，这也是过去两年整个手机市场对于 AI 应用场景的基本认识。所谓的手机 AI，基本也是手机摄像头和相册的 AI，利用摄像头作为数据采集工具，分析所拍摄物体周围场景、基本形状，从而自动化调整拍照的色彩。
而在其他领域，比如语音、NLP 等 AI 发展迅速的技术领域，智能手机几乎无法触及，原因也非常简单，在手机电池无法保证的前提下，诸如语音、NLP 的本地计算并不能给用户带来真正的优化。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只是谈系统级别的 AI 能力，并不涉及大量第三方的手机 AI 应用，但即便放眼 iOS 和 Android 生态，在系统不支持相关能力的现实条件下，第三方应用可以发挥的余地非常小，而且也仅仅是局限在某些特定领域，比如语音输入（iOS 上还需要开放「完全访问」）、利用 NLP 过滤短信等。
第三，「5G+AI」的想象力到底在哪里？上周（2019 年 9 月——编者注）麒麟 990 发布会上有一张 Keynote 写道：「移动 AI 2.0= 5G+端侧 AI +云侧 AI」。这个逻辑没有问题，也是解决当下移动 AI 发展的必由之路，利用 5G 带来的网络优势，实现云侧 AI 模型训练后的实时部署，真正打通云、端的 AI 训练与部署。
但现实问题并不少。从 5G 发展速度来说，还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即便是中国这样基础建设速度较快的国家，一二线城市 5G 基站建设的速度与普及能力还需要一到两年，下图是 11 个中国大城市 5G 基础建设时间表；以过往 4G 的历史去看，从基站到用户设备以及运营商服务，整个产业链下游的整合还需要不少的时间。￼[image: pasted-image-22.jpg]
 
 
更进一步，即便是 5G 网络可用、够用，所谓「云侧 AI 实施训练、端侧 AI 实施部署」的理想状态还会面临另一个考验：生态。有没有足够的开发者有能力、有意愿将 AI 能力集成到手机应用里？有没有真正杀手级别的 AI 应用出现？但一个行业逐渐进入成熟期，所谓的「生态红利」也将渐趋消失，「5G+AI」还能再造一个生态吗？
我不乐观。（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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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is carried in the quantum states of bosonic
modes, often called qumodes, which form the ‘wires’ of
a quantum circuit. Continuous-variable quantum infor-
mation can be encoded using two related pictures: the
wavefunction representation [76, 77|
formulation of quantum mechanics [78-81]. In the for-
mer, we specify a single continuous variable, say z, and

nd the phase space

represent the state of the qumode through a complex-
valued function of this variable called the wavefunction
U(x). Concretely, we can interpret x as a position coor-
dinate, and |¢:(x)|? as the probability density of a parti-
cle being located at x. From elementary quantum the-
ory, we can also use a wavefunction based on a conjugate
Instead of position and mo-
mentum, z and p can equivalently be pictured as the

momentum variable, ¢(p)

real and imaginary parts of a quantum field, such as
light

In the phase space picture, we treat the conjugate
variables z and p on equal footing, giving a connection
to classical Hamiltonian mechanics. Thus, the state of
a single qumode is encoded with two real-valued vari-
ables (z,p) or N-qumodes, the phase space em-
ploys 2N real variables (x,p) € ¥, Qumode states
are represented as real-valued functions F(x, p) in phase
space called quasiprobability distributions. ‘Quasi’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these functions share some, but not
all, properties with classical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s
Specifically, quasiprobability functions can be negative
While normalization forces qubit systems to have a uni-
tary geometry, normalization gives a much looser con-
straint in the CV picture, namely that the function
F(x, p) has unit integral over the phase space. Qumode
states also have a representation as vectors or density
matrices in the countably infinite Hilbert space spanned
by the Fock states {|n)};2 . which are the eigenstates of
the photon number operator ii. These basis states rep-
resent the particle-like nature of qumode systems, with
n denoting the number of particles. This is analogous to
how square-integrable functions can be expanded using

a countable basis set like sines or cosines,

The phase space and Hilbert space formulations give
equivalent predictions. Thus, CV quantum systems can
be explored from both a wave-like and a particle-like

perspective. We will mainly concentrate on the fo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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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 :

BS(9) :

(6)
The ranges for the parameter values are ¢,6 € [0,2x],

ac€ ,and r € R
Notice that most of these Gaussian operations have
Indeed, there is

a natur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Gaussian operations

names suggestive of a linear character

and affine transformations on phase space. For a system
of N modes, the most general Gaussian transformation

has the effect
[;] M [;] + [‘;'] : (7)

where M is a real-valued symplectic matrix and & €
CV =~ B2V is a complex vector with real/imaginary
parts a,/a;. This native affine structure will be our
key for building quantum neural networks.

A matrix M is symplectic if it satisfies the relation

MTQM = Q where
Bifio
= [_1 0] ®)

is the 2N x 2N symplectic form. A generic symplec-
tic matrix M can be split into a type of singular-value
decomposition — known as the Euler or Bloch-Messiah

decomposition [48, 49] - of the form

-2 o] =
M=K |y 51| Ky, 9)

where ¥ = diag(cy,...,cy) with ¢; > 0, and K; and
K are real-valued matrices which are symplectic and

orthogonal. A matrix K with these two properties must

(%

have the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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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standardization forces qubit systems to have a
unitary geometry, standardization gives the CV image a
much looser constraint, namely that the F(x, p) function
has an integral unit over phase space. Qumode states
also have a representation as vectors or density matrices
in infinite Hilbert space. These basic states depict the
particle-like nature of qumode structures|5], with the
amount of electrons being denoted by n. This is similar
to how it is possible to expand square-integrable
features using a countable basis set like sines or cosines.
Equivalent projections are given by the phase space and
Hilbert space formulations. Thus, from both a wave-like
and particle-like viewpoint, CV quantum systems can
be studied. We're going to focus primarily on the
former.

In the CV model, there's a key difference between
Gaussian quantum doors and non-Gaussian ones. The
Gaussian gates are the "easy” operations for a quantum
computer with a CV in many ways. The easiest
Gaussian single-mode doors are rotation, displacement,
and squeezing. The fundamental Gaussian two-mode
door is the (phaseless) beamsplitter (which can be
understood as a two-qumod rotation). More explicitly,
the following phase space transformations are produced
by these Gaussian doors:

e L

Dla): [:]»[;IE‘:}. @

o G e

2] [omé —sin® O 0 7 [z

: 5% ‘;' ﬂ:’ .S -2.0][’:’]’
0 0  sinf cosb

6)

BS():

Notice that most of these Gaussian operations have
names suggestive of a linear character. Indeed, there is a
natur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Gaussian operations
and affine transformations on phase space. For a system
of N modes, the most general Gaussian transformation

Bl

pomodoro (25 HERED

7
This native affine structure will be the key for building
quantum neural networks.

2= [.". 5 ®

is the 2V x 2N symplectic form. A generic symplectic
matrix M can be split into a type of singular-value
decomposition — known as the Euler or Bloch-Messiah
decomposition - of the form

a=maff ] 0]

A matrix K with these two properties must have the
form
D
K= [_‘;, 2l (10)

€DT -DCT =0
cC”+pD" =1.

(1
(12)

T will also need later the fact that if C is an arbitrary
orthogonal matrix, then C @ C is both orthogonal and
symplectic. Importantly,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symplectic and orthogonal groups on 2N dimensions is
isomorphic to the unitary group on N dimensions. This
isomorphism allows us to perform the transformations
via the unitary action of passive linear optical
interferometers. Every Gaussian transformation on N
modes (Eq. (7)) can be decomposed into a CV circuit
containing only the basic gates mentioned above.
Looking back to Egs. (3)- (6), I can recognize that
interferometers made up of R and BS gates are sufficient
to generate the orthogonal transformations, while S
gates are sufficient to give the scaling transformation X
#X 1 _Finally, displacement gates complete the full
affine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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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utline of the Fund (plan)

(1) Name

SoftBank Vision Fund 2

(2) Manager

SB Investment Advisers (UK) Limited (SBG's wholly owned
subsidiary) and its subsidiary

(3) Expected Limited Partners

SBG, Apple, Foxconn Technology Group,™ Microsoft
Corporation, Mizuho Bank, Ltd., Sumitomo Mitsui Banking
Corporation, MUFG Bank, Ltd., The Dai-ichi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Sumitomo Mitsui Trust Bank, Limited,
SMBC Nikko Securities Inc., Daiwa Securities Group Inc.,
National Investment Corporation of National Bank of
Kazakhstan,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major participants
from Taiwan,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Fund,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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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wide Smartphone Platform Shipments, Market Share, and 5-Year CAGR, 2018, 2019 and 2023 (shipments in millions)

Platform 2019 Shipment 2019 Market 2019/2018 2023 Shipment 2023 Market 2018-2023
Volume* Share* Growth* Volume* Share* CAGR*

Android 1,193.2 87.0% 0.0% 1,297.8 87.4% 1.7%

i0S 17789 13.0% -14.8% 186.6 12.6% -2.2%

Others 0.0 0.0% -91.8% 0.0 0.0% -43.2%

Total 1,371.1 100.0% -2.2% 1,484.5 100.0% 1.1%

Source: IDC Worldwide Quarterly Mobile Phone Tracker, Augus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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